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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的活地狱（节录）

〔英〕田伯烈

月、 月、 月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在 间，从上海附近

月间从杭州和苏州、无锡等处以及在 月、 、镇江、芜湖、南京

万人。上海公共租界、法等处逃亡的难民，不下 租界的中外

人士纷纷设立难民收容所，救济无家可归无路可奔的男女老幼，上

海各收容所里 万人。的难民，最多时曾达

在华中战区内，死伤的中国士兵 万人，平民的死伤至少有

数目，恐怕也不相上下。四乡人烟绝迹，满目荒凉，日军则长驱直

入，欲囊括中国所有的财富，并消灭正在撤退中的中国军队，然而

他们却大失所望。中国军队是撤退了，但几个月之内又重新组织起

来。中国的财富，最主要者是能够刻苦耐劳的人民，日军愈前进，就

愈把中国的老百姓赶入内地，中国民族资本家所有少数的工厂，也

经过了日军的猛烈轰炸而同归于尽，所以日军可说是一无所得。

成千成万的难民，为死亡所威胁，为黑暗所包围，他们的一线

曙光，只是希望能够到一个外国人管理的安全区域。去年 月间，

上海雅坎诺神父曾在南市设立难民区，容纳 万人，这是一个不

可掩饰的功绩。

也是在 月间，南京若干热心公益的人士，曾经一度讨论是

否可能在南京设立同样性质的难民区，对是否可避免空军的轰炸，

也曾经过热烈的辩论，一时未获结果。可是日军愈迫近南京，这一

个问题也就愈见其急切，终于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筹备难民区的进

行事宜，希望能够获得中日双方的承认与尊重。这委员会产生了南

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其主席为德商拉贝（ ，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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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密切合作。

这 余位公正勇敢的人士，实在值得称道，所有南京的居民

以及各国侨民均已纷纷设法逃避，他们却不顾本国使领馆的劝告，

仍愿居留危城。后来发生的种种事态，其性质之严重，固非他们当

初意料所及，可是，他们都是富有经验学识的人士，对于自身所处

地位的危险，当然早就洞察无余，他们的勇毅、大公无私、热诚，以

及不辞赴汤蹈火来拯救难民的决心与精神，将永被本书的读者所

敬佩。

南京难民区的面积及其位置，详见第三页附图。难民区国际委

员会致日本当局及其他机关的许多信函，择要载入附录之四（编者

注：附图及附录本书未收）。日本当局从未有过书面答复，只在口头

上偶尔表示不负责任的承认而已。

月 日，即在日军冲破了上海方年 面中国防线的一

个月以后，日军攻入南京 中国的首都。这不失为近代战争史上

的一个伟绩。可是，日军在占领区域内的暴行，却把这伟绩打下一

个极大的折扣。当日军进攻南京的时候，日机曾散发传单宣称“日

军将尽 日力保护良善的人民，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 月

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大将在劝唐生智将军不战而退的传单中，也这

样说“：日军对于抗日分子虽然苛酷无情，但对于非武装的平民与

不怀敌意的中国军队，则采取宽宏和善的态度。”日本军队对于自

己的诺言，究竟履行到什么程度，下面的事实可以显示出来。这是

南京一位最受尊敬、最有声望、态度极为公正的外侨，于 月

日写给上海友人的一封信，把日军占领南京后几天内的情形，加以

扼要而明白的叙述：

“南京的日本军队已经失去了声誉。日本军队本有极好的机会

获取中国人民和外侨的尊敬，这机会也给他们抛弃了。中国政府和

中国军队撤离南京时，秩序确多紊乱。日本一向夸耀它是有秩序有

组织的国家，所以当日军攻入南京时，曾有许多人表示宽慰，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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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战争的紧张和空炸的危险，可暂告结束。中国军队从南京撤退

时，实际上大部分的市区，并未受严重的损毁，可是其紊乱情状已

造成一种恐怖空气，现在这种恐怖也可解除了。

“但在日军进城后的两天之内，整个的希望是幻灭了。连续不

断地屠杀，大规模地、经常地劫掠，侵扰私宅，侮辱妇女，一切都失

去了控制。外侨目睹街道上堆满了平民的尸体。在南京中区，几乎

每两条横街间必有一具尸体。其中一大部分是 日午后及晚上日

军入城时或被枪杀，或被刺死的。任何人如因恐惧（兴奋）而奔跑，

任何人在黄昏以后如为巡逻日军所执，都有就地枪杀的可能。这暴

行实在是无可辩解的。在难民区，在其他地方，都是如此。若干外

人和有地位的华人曾目睹这些暴行，有些刺刀的伤痕，非常残酷，

简直是野蛮人的举动。

“未及退出的中国士兵，都已抛弃了枪械，有的则已卸去了制

服，但日军大事搜捕（，将他们）捆绑在一起而加以枪杀。据我们所

知，除了行将就戮的散兵和暂充伕役（的）华人 军队里面没

有中国士兵的俘虏。日军曾强迫华警从难民区的一个宅子里，拉出

个难民，每 个人排成一个行列，来福枪和机关枪手押着前

进，他们的命运不言而喻。

“日军进城后，对重要市区进行有计划的破坏，大小店铺，无一

幸免，且由日本军官从旁指示。日本士兵最需要的是食物，但如有

其他好东西，自然也弃之可惜。大批赃物，日本兵自己拿不动，就强

拉伕役背负。全城所有私人住宅，不论是被占领的或未经占领的，

大的或小的，中国人的或外侨的，都蒙日军光顾，劫掠一空。下面的

几件事情，尤其无耻：第一 军搜劫收容所及其他避难处中的难

民；第二 军抢掠鼓楼医院职员的钱和表，以及看护妇宿舍中的

物件（这些完全是美国人的财产，挂着美国国旗，并贴着美国大使

馆的告示）；第三，日军夺取汽车及其他财产，并先撕毁其国徽。

“强奸和侮辱妇女的事情，已经听得很多，但我们尚无暇调查。

外，日本

，日

，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 6 页

不过，下面的几件事情，已足以证明局势严重之一斑，我们一位外

国朋友，昨天看见日本兵闯入邻近的人家，抢去了四个姑娘。还有

几位外国人看见一个新到军官的寓所中有八个年轻的女子，而他

住的地方却是无人之境。

“恐怖的程度，实在不是笔墨所能形容。日本假惺惺的长官们

大言不惭地说，他们对华作战的目标，是为了打倒中国政府，拯救

中国民众，真不能不令人作呕三日呵！

“当然，南京日军种种恐怖残酷的行为，并不足以代表日本帝

国的伟大成就，日本有许多负责的政治家、军人和公民。他们为日

本自身的利益打算，应该毫不犹豫地设法补救在中国已大为堕落

的地位。有少数士兵和长官确能严守纪律，顾全日本皇军和帝国的

声誉，但日军的整个行动则是一个悲惨的打击。”

南京另一个外侨向上海友人报告下面的事实，他差不多是终

身旅居中国的。除略去关于私人事件的部分外，其余均照原函：

“我向你们叙述一个万分不愉快的故事，你们看了以后，也许

要倒胃口，这是一个充满了罪恶和恐怖的故事，简直难以令人相

信，一群匪徒毫无怜悯地蹂躏着爱好和平的、和善的、守法的人民。

即使只有几个人看到这封信，我也觉得这故事有加以叙述的必要，

否则我的良心无论如何不能安宁。只有几个人知道这故事，我便是

其中的一个。这还只是故事中的一小部分，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

自己也不能断定。我希望它就可以结束，但我恐怕在中国的其他地

方，还会继续发生同样的事情。我相信这是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

记录。

“现在是圣诞除夕了，我的故事就从 月 日讲起吧。在这

两星期中，我们经历了极大的变化。中国军队是失败了，撤退了，日

本军队攻入南京。 月 日那一天，南京依然美丽如昔，还是秩

序井然。今天，劫后的南京，满目荒芜，一片焦土，到处是破坏的痕

迹。南京陷入彻底的无政府状态，足足有 天，宛如人间地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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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并未遭遇真正的危险，但假使看到了兽性勃发或狂醉的日

本兵从强奸女人的地方走出，那就决不是一件安全的事情，假使日

本兵以刺刀或手枪相威胁，要你让他横行，你也会感到不知所措。

日军曾通告各国侨民离开南京，最讨厌留在这里的外国人。他们不

欢迎旁观者。可是，我们还要留在这里，我们看到日军劫掠最可怜

的穷人，连一个铜子和一条棉被都不准保存（现在正是严冬），连黄

包车伕的车子也无法幸免；我们看到日军从难民区里拖出成百成

千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兵去枪杀，或当作练习刺戳的东西，还可以

听到清晰的枪声；我们看到大批妇女跪在面前，惊惶万状，悲伤哭

泣，恳求我们援助，使（她们）脱离虎口；我们看到日军侮辱我们的

国旗，抢劫我们的住宅；我们看到自己所爱好的城市以及服务的机

关，为日军有计划地纵火焚毁。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所看到的活

地狱。

“我们自问：这现象要什么时候才结束呢？日本官方每天向我

们确切表示，事态立刻就将好转，他们将尽力设法，但结果适得其

反，事态一天坏似一天。据说又有 万日军要开到南京来了。他们

是不是也要掳掠、屠杀和强奸呢？实际上可供掳掠的东西已经很

少，整个城市已经是空无所有了。在上星期中，日军先把各商店各

仓库里的存货，装满了一卡车一卡车搬运出去，然后将房屋付之一

炬。我们知道把我们所有的存粮来供给 万难民，只能够再维持

三星期，存煤仅足供给 天，不得不深切焦虑。而且即使有三个月

的存粮，三个月之后吃什么呢？房屋是毁坏了，住到哪里去呢？在

目前恶劣万分的环境下，疾病与疫疠一定不久就会发生，难民决不

能长此生存下去。

“我们每天向日使馆去抗议，去呼吁，并且提出日军暴行的报

告。使馆人员还保持着表面上的礼貌，实则毫无权力。胜利的皇军

应有酬劳，那些酬劳就是随意掳掠、屠杀和强奸，以不可想象的野

蛮残酷的暴行，加诸他们公告世界专诚来亲善的中国人民。日军在



第 8 页

南京的暴行，毫无疑义的是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过去 天内的事情，要一一加以叙述，未免说来话长。而且，

当这些事实的真相为世人所明了时，可惜已经不是‘新闻’，而是

‘旧闻’了。日本竭力向国外宣传南京已恢复了秩序与安宁，南京的

居民摇旗欢呼，迎接仁慈的皇军。可是我却要从我的日记上，摘录

在这期间所发生的几件比较重要的事情，至少我的朋友们会感兴

趣，并且藉此可以留下一个永久的纪念。

“信内所叙述的事情，也许会超过信上所注明发出的日期，因

为我预料这封信一时不能发出的。日本方面的检查是很严密的。在

南京陷落前，乘了倒霉的‘帕奈’号炮舰和美孚公司的汽船，离开南

京的美国使馆人员，其他各国使馆人员以及若干外国商人，本来希

望一星期内就可以重返南京，如今他们（指未被日机炸死或未受伤

的人而言）却还在上游鹄候。他们离开上游，恐怕还要两星期才有

可能。我们离开南京，则更遥遥无期。我们事实上是日军的俘虏。

“我在前次信中已经提及，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曾向中日双

方进行交涉，要求承认难民区的中立地位，不驻扎军队，不设立军

事机关，不加轰炸，使留在南京的 万居民，在最危急的时候，可

以获得躲避的处所。因为，据我们看来，中国军队在上海附近所表

现的抵抗力量，现在已被击破，他们的战斗精神也已大受挫折。中

国军队不能长期抵挡日方大炮、飞机和唐（坦）克车的优越火力，加

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成功，进攻中国军队的侧翼及后方。所以南京

的陷落已不可避免。

日月 ，南京市长马超俊把难民区的行政责任，交给我

们，同时交给我们 万担米名警察， 万担面粉，一些盐，并允，

许拨助 万块钱，我们不久确就收到了 万元。首都卫戍司令唐

生智将军也推诚合作，肃清难民区中的军事设备，军队纪律严明，

秩序很好。直到 日日军进城以前，还是如此。偶尔也有抢掠的

事情，但限于少数的食物。外国人的财产，尤加注意保全。 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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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之前，我们还有电灯，直到日军进城那前，我们还有自来水，

一天，电话始告中断。日军轰炸似乎也不以难民区为目标，所以那

时的南京还相当安全，和现在的情形比较起来，真不胜有天堂地狱

之感。固然，我们也有若干困难，米堆储在城外，车伕要到子弹横飞

的地方去装米，不是儿戏的事情，一个车伕给弹片击伤一目，有两

辆卡车曾为军队扣留。不过比较以后所遭遇的困难，那就毫不足道

了。

日，难民潮涌而至，所月 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陆军大

学及其他学校，都已挤满了难民，我们不得不把收容所扩展到最高

法院、法学院、华侨招待所等处，打开大门，派人照管。紫金山前日

军指示炮火目标的气球，隐约可见。重炮不断轰击南门，炮弹纷纷

落在城内。第二天早上，难民区的南端落了几发炮弹，在福昌饭店

附近死了约 人。我们的稽查员德商上海保险公司的代表施佩林

君（ ）住在福昌饭店内，受了微伤。美国炮舰‘帕奈’

号溯江而上，我们放弃了乘舰离开南京的最后权利。

“ 人，人留在南京，包括 人美 ，德侨 侨 人，英侨我们

人。‘帕奈’号炮舰上，美孚澳侨 人和俄侨 和亚细亚火油公司的

汽艇上，以及其他船只上，载了一批外侨驶向长江上游，他们都盼

望能够早回南京。可是当他们重返南京时，已经是面目全非了！

日那一天是星期日，我在难民区中的公事桌上埋头工作，

我们的总办公处设在前外交部长张群的公馆内，很舒适，而且有南

京最考究的防空壕。

“过去两天内，飞机不断在我们的头上翱翔，炮火也异常猛烈，

墙坍垣倒，城南的损害，实异常惨重。中国军队的死伤数目虽不得

而知，但一定是很大的。日本也承认占领南京之役，牺牲了

人。

“中国军队在 日午后，已经开始总退却。他们纷纷从南门退

入城内，许多士兵穿越难民区，但并无越轨行动，唐生智将军曾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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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我们向日方接洽暂时的休战，施佩林君允许前往试探，但已经太

迟了。唐氏当晚走出南京，全城顿时陷于混乱。去下关和江边的路

上，情形狼狈异常，堆满了中国军队所抛弃的来福枪、子弹、皮带、

军装、汽车、卡车等等。无数的车辆燃烧着，一片可怕的大火场。通

下关和江边的城门已经关闭，恐怖万分的士兵纷纷用绳子、绑腿

布、皮带和布条吊上城墙，许多人是跌死了。而最为凄惨的景象则

在江边。如痴如狂的士兵，挤上江边的民船，因为载重太多，民船倾

覆了，沉没了，许多人就这样溺毙了。许多人想用木筏渡江，结果也

遭遇同样的命运。许多人是逃出险境了，但一两天以后，他们也许

又遭遇日机的轰炸。

“有三连士兵在长官指挥之下，越过离南京以上三英里的三汊

河，迎击前进的大队日军。可是，因为人数相差过巨，他们差不多全

被歼灭，能够生还的似乎只有一人，而这个人恰巧是我的朋友的兄

弟。第二天早上，他来看我，面述经过，他和另一个军官想泅过三汊

河渡江，后者是溺死了。在黎明以前，他偷偷地攀墙入城。

“南京愉快的、和平的、有秩序的以及进步的局面，就这样暂告

结束了。日军已经控制南京，恐怖、毁灭和死亡随之而来。日军第

一次侵入难民区是 日上午 时，我和两个委员去招待他们，他

们似乎初无恶意，可是几分钟以后，他们就杀死了因惊骇而奔跑的

个难民。凡遇见日军而奔跑者，一概枪杀，这似乎已经成为日军

的定律。

“不及逃出的士兵躲避到难民区来，要求保护。我们忙着解除

他们的武装，表示他们缴械后可以保全生命。抱歉得很，我们是失

信了。不久，他们有的被日军枪杀了，有的被戳死了，他们与其束手

待毙，不如拚命到底呵！

“炮火尚未全息，不过落到难民区的炮弹很少。我们的院子里

曾落下若干弹片，鼓楼医院的威尔逊（ 医生在手

术室里，险为弹片所击，一个炮弹穿过金陵大学的新宿舍，但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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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伤。南京最漂亮的建筑物交通部大厦，连同富丽的礼堂，已经起

火了，但是否中弹起火，或为中国军队退却时放火焚烧，则不得而

知了。

日，日军潮水一般拥入城内，唐（坦）克车、炮队、步兵、卡

车，络绎不绝。恐怖的时代随着开始，而且恐怖的严重性一天比一

天增加起来。他们征服了中国的首都，征服了蒋介石政府的所在

地，他们是胜利者，应该为所欲为。日本飞机曾散发传单，宣称日军

是中国人唯一的真朋友，日军将保护善良的中国人。于是日军随意

奸淫、掳掠和杀戮，以表示他们的诚意。日军从我们的收容所拉去

许多难民，最初我们以为是充伕役的，但他们一去就无音讯，恐怕

永远不会重返的了。一个日本军官带着随从，在我的办公处整整花

了 名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兵’到底在什么地一个钟头，研究‘

方。日本兵接连四次到我们这里来，想偷我们的汽车，在别处，我们

的确有三辆（汽车）给他们偷去了。索恩牧师（ ）离

开他的房屋不到五分钟，日本兵就把他屋上的美国国旗扯去，扔在

地上，敲碎窗门，驾车逸去。他们又想偷我们的卡车，结果也给他们

偷去两辆。因此我们以后便派了两个美国人驾驶汽车，为难民运输

米和煤，他们对付日本偷儿的经验，可以写成很有趣的故事。日本

兵还强抢鼓楼医院女看护的手表和自来水笔。

“纽约《纽约时报》记者都亭 那一天动身

赴沪，但到了句容就被迫折回南京，《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史蒂尔

）从江边回来报告，许多日本驱逐舰已开到南

京，一个日本军官告诉他“帕奈”号炮舰沉没的消息，他没有说起其

他船只被击沉的消息“。帕奈”号上的朋友们，曾竭力劝我们乘舰同

去，临行时还留下许多绳子，备我们悬城而出，现在“帕奈”号遇炸，

我们却尚平安无事，想起来不免滑稽。

“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和秘书斯迈思两君，访问日军司令部，

欲见负责长官，请求阻止难再容忍的骚扰行动，但长官尚未进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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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等到明天。他们的访问无论如何是徒劳无益的。

“星期三，我回去视察我的住宅，已门户洞开。因为有一个日本

海军的参谋人员等候着，所以我无暇细看，我便拜托另外一个在那

里值勤的下级军官代为照顾。海军军官对于“帕奈”号惨案表示深

切的遗憾，但也不知其详。他说留在南京的外侨如欲赴沪，海军方

面很愿派舰送去，并愿代发纯属私人事件的无线电。我交给他一个

很简短的电稿：上海青年会全国协会威尔白（ ，南京外侨均

平安，望转告各方。同时我告诉他，除了两个新闻记者外，其余都欲

留在南京，他似乎有点失望。

“我驾着汽车送他回舰，但半路上，就被一个陆军军官阻止，他

说那边还在扑灭少数中国军队，因有危险，故平民不准过去。我们

停止的地方恰在军政部前，目睹日军正在枪杀已被解除武装的中

国兵和许多无辜的平民，不准我过去，原来是为了这原因。于是关

口不得不走回濑田舰。但那一天下午我仍设法到下关，我是和路透

社的史密斯和史蒂尔两君同行的，他们去乘日本的驱逐舰赴沪。一

路之上，尸骸累累，当时的情景，真是惊心触目，难于描写，使我永

不能忘。

“到了下关码头，纽约《泰晤士报》记者都亭和派拉蒙影片公司

的摄影师孟根（ 两君，已经先到，他们也往上海

去。码头上，我遇见日使馆的三等秘书冈村，他刚从上海来，讲起

“帕奈”号惨案的详细情形。我请他同车进城，在城门口又被阻止，

守兵坚不许我进城。凡是外国人一概不准入内，虽然我出城未久，

也难通融。冈村代为解释，仍不得要领。冈村乃先行进城，向司令

部给我设法搞了一张特别通行证。我足足等候了一个半钟头，城门

口臭味扑鼻，野狗咬着尸骸。

“晚上我们开会的时候，日军把附近一个收容所中的难民

人全数拖去，我们知道他们中间有许多当过兵的人，可是拉

贝当天下午已得到日本军官的允准，不再伤害他们的性命。但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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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命运却是谁都能预料的了 人缩做一，用绳子缚着，每

团，戴帽子的，帽子都给他们抓下来，扔在地上，押向刑场前进，可

是绝无呜咽的声音。我们目睹当时的情景，心里真痛楚极了。那四

个广东孩子从家乡跋涉而来，参加抗战，直到昨天向我缴械，还露

出很不愿意的神情，他们也算在其内吗？还有一个来自北方的高大

健壮的下级军官，他最后感到幻灭时所投射的目光，至今还使我不

安。他也在其内吗？我不应该说日本人可以保全他们的生命呵！我

们本来相信日军当局会履行诺言，会恢复秩序，不料日军的野蛮残

暴行为，竟超出了现代文明人的想象之外，而更坏的日子犹未到

来。

日，运输难民的粮食大成问题，日本兵还是要偷我们的汽

车、卡车，我到美国大使馆向二等秘书艾奇逊

商借汽车，交给米尔斯牧师（ ）去装取难民急需的米和

煤。我们这样大规模收容的难民，三只煮米的大灶，都需要大量的

米和煤。我们现在已有 个收容所，收容所的难民每处最少

万人。金陵大学全部人，最 收容了约 万人，金陵多 女子文理

激增至 ，连甬道都挤满了难民学院收容的妇孺，从 。我

们本来打算给每 平方英尺的地位，实则挤得远不及此，我人占

们曾竭力保护妇孺的安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沃特林女士

、陈夫人、金陵大学的特维内姆夫人（

，热心任事，勇气可佩。

日早晨，我们开始听到强奸妇女的事情，据我们所知，有

个妇女被日军 个是从金陵大学图书馆劫去的，在劫去，其中

家里被强奸的妇女更不知其数。许多妇女徘徊街道，寻觅安全之

所。中午，金陵大学的里格斯（ ）走来报告，所有法学

院和最高法院内的难民，全被劫去，还有 名警察，也遭遇同样的

命运。里格斯抗议无效，反受日本士兵侮辱，并为日本军官所击。日

军遍体搜查，抢劫难民的一切财物。下午 时我们开会的时候，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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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扫射难民的枪声，这是非常恐怖的一天。

处晚餐，“我赴布克教授 顺便回去视察我的

住宅。两面美国国旗还飘扬着，门上贴的大使馆布告也依然存在，

可是门户已经洞开，进去一看，凌乱万状，所有箱橱抽屉，均被打

开，阁楼上尤其扰得不成样子。被褥、衣服和食物多不翼而飞。王

正廷博士赠我的麻栗树屏风架，雕刻精美，也失踪了。

）午后乘“美联社记者麦唐纳 船赴沪，我又

托他带一封信，我希望你们能够收到。”

编者注　　本文摘自英国《曼彻斯特导报》驻华记者田

伯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该书全文已收录在江苏

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中。

对华回忆录（节录）

〔美〕鲍威尔

在日本攻打中国之战进行了好几个月之后，两个年轻的日本

军官，同是东京军官学校（ ）的毕业生，在

中国的首都南京相遇 年。这时是南京刚刚被日本军队占领，

的圣诞节以前。这两个年轻的日本军官，军衔都是少尉，一个名叫

向井，一个名叫野田。这两个军官在中国首都南京的相会，对日本

来说是一件相当引人注意的事；因为他们两人的“丰功伟绩”曾被

报纸详加报导，同时还附带刊有他们的照片；登载在日本首都东京

著名的报纸《东京日日新闻》的日刊上。

接着，我办公室的一位译员就把这两个日本军官，在中国首都

南京相会的情形，简要地翻译给我听；并把那一份报纸也拿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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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的互相一鞠躬后，这两个日本军官各自拔出他们的剑，骄

傲地指着那长长的剑刃上严重的缺凹。野田少尉说：‘我已经杀了

你杀了多少？’向井少尉说人 ：‘啊哈！我已经杀了

人 真是对不起！’”

这样说，野田少尉显然输了一个人。但是，《东京日日新闻》的

记者却进一步解释说，向井少尉虽然比野田少尉多杀了一个中国

人；但却无法证明到底谁先杀足了第 个中国人，因此，他们二

人谁胜谁负，无法决定。于是，双方决议这一次的杀中国人比赛，算

个中国人，超过作平手；接下去再行比赛，看谁能够先杀死

人的大关？

《东京日日新闻》报上的这一篇报道于是说：“这一次杀人比

赛，于是重 月新鼓足勇气，在 日开始。目标年 是：

名中国人 说起来，这两个日本军官的第一次相会，是在上海的一

家夜总会，当时，他们二人约定举行杀人比赛，看谁能够首先杀死

名中国人！但是照《东京日日新闻》的记载，并没有特别说明被

杀的中国人全是中国国军；事实上，中国国军在上海南京相继失守

里间的大小城市中全后，几乎从京沪铁路线 部撤退；日本兵也

就是沿着这条铁路线从上海到达南京。因此，很可能这两个日本军

官的杀人比赛所杀的，都是中国老百姓。

当日本占领了南京后，在 年 月 日这一天，日本军

队的发言人就在上海宣称，日本军队将在上海设立一座工厂，专门

修理和复原军用刀剑。

这两个日本军官在南京的杀人比赛报道，透露了日本军队侵

占南京后，在南京劫掠、滥杀、奸淫等无恶不作的暴行。因此，使南

京城的居民们经历了一次空前的浩劫。当日军占领上海市区以及

长江下游的城市时，也曾大大地劫掠、烧杀和奸淫；事实上，中国老

百姓对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的种种暴行，早已是耳熟能详。在中国的

东北，日本人常常把一个村庄的老百姓杀光宰净，然后挨门挨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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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掠，最后一把火，把整个村庄烧光！日本人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却借口这个村庄的老百姓窝藏游击队。

日本军队对南京居民的暴行，就像迦太 ，非洲北基（

部一个古老国家，公元前 年为罗马人所灭）当年对它的人民的

暴行一样。据大多数亲眼目睹日本军人在中国种种暴行，有些甚至

摄有日本军队各种暴行照片的外籍传教士说，日本军队军纪的败

坏，已到了一种不可收拾的地步。好像是日本兵很多年来所受的仇

恨外国人的教育与训练，当他们占领了南京后，一下子全都爆发出

来。经一个国际性教会组织证明无误的一项报告说，南京大街上被

日本兵任意枪杀，或者用刺刀刺得半死，随他们躺在那儿死去的中

国人，简直是满坑满谷，不可胜数。如果有人企图从城里逃走，被日

本兵抓住后，就被围在一起，先搜身，再用机关枪扫射；不分青红皂

白，一律枪毙！就是为外国传教士们创立的、平常也由外国传教士

负责的所谓“安全区”，在大混乱恐怖的时候，日本兵也照样侵入，

照样抓人杀人，而且常常历数天之久。日本兵喜欢把很多人围在一

起，集体枪杀；再不然，就在中国老百姓衣服上浇满煤油，点火让它

燃烧，把中国人活活地烧死，说这是“点天灯

日本人借口说，这些被杀的中国人都是脱掉制服换穿平民衣

服的中国兵，并且打算从南京城里逃走。有一次，日本兵从基督教

会所成立的“安全区”中，一个一个地抓出了 名中国男人，年纪

大小不等，把他们编成 人一组，拉到南京城外，用机关枪集体枪

毙！另外，日本人又常把一些中国人捆绑在木柱上，当作他们练习

劈刺时的目标！有一次，日本兵侵入一所教会学校的宿舍中，把一

些中国妇人和女学生统统拉走。日本军队手中从来不留一个俘虏。

日本当时的宣传口号是：日本人唯一的目的，是“解放”中国人，可

是，这个“解放”的意思实质上不过是“肃清”而已。南京美国领事馆

的一位馆员，有一天陪同一位牧师到日军司令部，准备请日军司令

约束他的暴乱的士兵，结果却在日军司令部大门口被日本卫兵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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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几记耳光，污辱一顿赶走！当时南京城里的住户，几乎没有一家

不曾被日本兵抢掠；而逃难的难民们，在通过南京城城门时，手中

所拿的破烂小包，也难逃劫掠！

在一些教会医院里，我曾详细察看很多偷偷拍摄的被杀的中

国人的照片。结果我发现在这些中国人的头上、颈上、肩上、手臂

上，都有很深很深的刀痕；这都是日本兵把一种古老而十分流行的

军事训练付诸实施的结果。在这种训练中，兵士们戴着很重的皮帽

子、护肩和面具，各持木棍互相对准头部殴打，直到双方筋疲力竭

才停止。当我在中国东北时，曾时常看到日本兵在他们的营房中接

受这种训练，心中对他们能够忍受这种暴烈的打击觉得十分惊奇。

但是我哪曾想到这种野蛮的训练，竟会被实际应用，而且以真刀真

剑去对付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我还看到一位教会医生所拍的一

张照片，那是一位中国人的后颈上的一条深深褶皱，这条褶皱就是

一个日本军官用剑刺的。幸运的是这把剑很钝，因此，很奇异的是

脊椎骨没有被砍断，这位中国人乃得不死！

我同时还看到很多张日本人自己偷拍的照片。大都是日本兵

砍中国人头的时候所摄；而我后来获得一张看了十分凄惨的中国

女人的照片，她是被两个日本兵奸污后杀死的；这两个日本兵还昂

然地站在她的身旁留影！日本人有互相拍摄照片的偏好，即令是他

我所有的这一们所作的野蛮暴行，也乐于被人拍摄！ 张照片，是从

上海一家朝鲜人所开的照相馆中获得；这张照片的底片被送到这

儿来冲印。由此可见日本兵希望把这些照片洗印出来，寄给日本家

乡的朋友们观看。日本兵对于他们不人道的暴行，好像一点也没有

觉得那是一种逾越现代战争法则，违反人类一般道德的行为！

编者注：《鲍威尔对华回忆录》，上海知识出版社

年出版，鲍威尔曾任《密勒氏评论报》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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